
奥运会与大众传媒关系的仪式性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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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：电视（大众传媒的代表）在全球范围将奥运仪式分类有序地展现，促成了奥运的“去仪式化”；而奥

运作为仪式性的媒介事件，从传播内容方面促成了大众传播的仪式性，从传播形式方面促成了大众传播仪式

的再次仪式化（奥运在大众传播这种日常仪式中再次形成了阈限期，即仪式状态），从而促成受众的连续收视

行为，特别是奥运期间的超常规收视行为，强化其仪式功能———使受众拥有共享信仰而获得的满足和安全感。

奥运和电视形成了良性的互动和双赢关系。同时，奥运和媒体的这种共谋直接导致了第三种客观结果：奥运

的“去仪式化”，即仪式和群众场面———民族国家组织场景之间的转化，歌颂、强化了民族国家的整体感以及分

类权力的秩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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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##$ 年，在全球经历了奥林匹克精神的洗礼之后，留下

的是什么？在未来的 (##& 年北京奥运会，它又将给我们留

下什么？本文试图运用仪式理论分析奥运和大众传播之间

的关系，及对此关系的后果进行一些分析。

7 作为仪式的大众传播
"S&S年，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·凯里（U5LBE .5;BH，"S&S）

提出了与此前传播研究主流相对应的另一种模式：“仪式”模

式，"SS( 年，戴扬（V514B? V5H51，"SS(）和卡茨（7?4/0 W5AO，"SS(）

提出电视的仪式角色，以及 (##X 年英国传播学者寇德瑞

（84>Y .:0?C;H，(##X）提出“媒介仪式”———解释媒介在组织社

会生活和社会空间过程中的角色，以及这个角色的扮演过程

和细节；解释社会是如何被拥有特殊权力和影响力的媒介系

统“媒介化”的，人们的行为和信仰又是如何被这个过程所捕

获的等，都从不同的研究方向集中在了一个关键词“仪式”之

上。此后，不少学者通过仪式角度分析各种媒体现象。

仪式模式是大众传播学中值得研究和开拓的范畴。仪

式作为人类社会非常重要的生活方式，象征系统具有非同寻

常的意义，人类学家用仪式作为切入口已经成功地解读了大

量的社会群体和地方文化及知识系统，成为揭开社会群体集

体记忆（群体心灵地图）、文化气质、多元世界观、文化象征系

统等的“面纱”的重要途径。关于仪式，这里主要指一种标准

化的、重复的，普遍为人们所接受的行为方式，一种沟通和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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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群体传统活动的途径。这是一种泛化的仪式概念，和人们

生活的世俗化程度有关。有鉴于此，我们将某个社区（只能

是一个社区，而不是一个宏观的没有具体时空边界的人类社

会）与大众传播和传媒交汇过程中，社区及其成员认知、定

位、解释电视及其带来的变化，进而调整自己以适应这些变

化的种种行为视为该社区的“大众传播通过仪式”。

（!）“大众传播通过仪式”的不可逆性。

持续不断的大众传播创造了一个与“前大众传播”时代

社会世界不同的时空———“大众传播时代”的社会世界，隶属

于一个通过符号象征体系参与建构和表达的世界。也就是

说，一旦某个社区接触了大众传媒，就不可逆地进入了大众

传播通过仪式，无法再回到“前大众传播”社会世界。

（"）“大众传播通过仪式”具有对仪式参与者（社区、族群

及其地方文化）的建构和生成功能。

长年不断的信息流持续地同步覆盖仪式参与者：电视、

受众、社区及其地方文化、知识系统，会逐渐地形成对这种同

步、持续信息流所带来的种种现象（变化）的规范性认知、解

释，这些认知、解释（意义或信仰）可能会引起仪式参与者思

想、行为等方面不同程度的变化（包括转变、弱化、强化等多

方面的），这些变化可以视为是“大众传播通过仪式”对社区、

受众和电视的生成和建构，这种生成和建构可能是结构性

的，是对社区组织、结构，对受众生活，对地方文化（知识系

统），对电视的结构性调适。这就是人类学家所说的“仪式功

能”，信息模式传播学者们所说的“传播效果”。

（#）“大众传播通过仪式”的多重性。

“大众传播通过仪式”是一种嵌套的双重仪式，以电视为

例展示其多重性（见图 !）。这里指的都是指大众传媒。前

电视时期的真实世界我们称为“非媒体世界”。电视植入后

的真实世界、电视展演的世界、看电视时观众体验和建构的

世界，统称为广义的电视“媒体世界”。单指其中的任何一种

均为狭义的电视“媒体世界”。

图 ! 电视传播仪式结构

“大众传播通过仪式”包括传播形式（传媒的器物和技术

层面）和传媒连续不断的大众传播行为（“传 $ 受 $ 反馈 $

传”的循环）。

第一层：受众群体的日常性仪式。这个层面的仪式性很

容易发现，也为很多人讨论过。黑格尔视读报行为为现代人

晨间祈祷的代用品；安德森视大众传播及其传媒为能“重现”

“民族”这个“想象共同体”的“群众仪式”。这个层面的仪式

造就的是一个想象的、象征的狭义“媒体世界”，与所谓的真

实的现实世界（这种“第一自然”式的现实世界是否存在仍然

需要并一直在讨论之中）形成对照。

第二层：族群和社区的通过仪式。很多人注意到传媒传

播的内容———狭义的“媒体世界”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差异，却

忽视了“前大众传播时代”社会世界与“大众传播时代”社会

世界间的关系，即不同传播媒介阶段造就的不同文化：口语

文化、文字文化和电子传媒文化与社会和族群的关系，不同

阶段的传媒文化要么常被视为技术决定论而被忽视，要么仅

在大众传播领域内作为行业内部的不同阶段处理，而孤立于

社区和族群。

“电视的威力不仅在于它架构日常生活流动的方式，而

且在于其随后干扰这种流动的能力”［!］，电视在前电视社区

建构了一种新的日常生活方式，一种类似季节、生命周期性

循环变化的生活节奏，一种与前电视时期不同的文化流。正

如在都市里人们通过每日广播电视的开关、报纸的闭合不断

地、习惯性地进入大众传播通过仪式的空间，从而又形成了

大众传播通过仪式的日常性。但大众传播通过仪式的日常

性隐含了产生另一套仪式（另一种反日常状态）的可能性，即

媒体有打断日常收视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节奏的能力，各种

“媒介事件”或节日性的特殊传播内容，打破了大众传播通过

仪式的日常性，召唤更多受众以特别的心态进入大众传播特

殊的“传 $ 受”过程（与平常的“传 $ 受”过程不同），形成另外

一种大众传播时空。比如奥运会、“% & !!”事件等可预见的或

突发的重大新闻事件，奥运激发的是庆典“狂欢”时空，“% &

!!”事件激发的是悲剧“战栗”时空。

同时，人类学家也认为仪式是包含了多种类型的传播过

程［"］，传播中的“传 $ 受”二元结构正是种仪式结构，也可以

表述为“社会（自然和文化）现实”$“参与传播过程的人”。

! 地方性奥运与仪式、全球化、大众传媒
迄今为止，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世界上盛大的体育竞技活

动，即奥林匹克竞技节日。可是，对于它的形成却鲜为人知。

其实，传统的饮誉全球的奥林匹克体育竞技活动起源于丧葬

仪式。在古代希腊的历史文化中，最有代表性的是四大竞技

节日，它们分别是奥林匹克（ ’() *+,-./0）、尼米亚（ ’() 1)2

-)34）、科林斯地峡（’() 56’(-/34）和皮西厄（’() 7,’(/34）。它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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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别是古希腊的 ! 个地名，而且在这些地方都出现过神祗或

大英雄的灵迹武功。然而，就是这 ! 个古希腊最重要的节日

仪典，都无例外地起源于丧葬仪式。这些丧葬仪式原本是生

者对死者表示敬意和缅怀的方式。奥林匹克竞技节日据说

是为了纪念庇罗甫斯（"#$%&’）而创立的。传说庇罗甫斯在奥

林匹亚有一神圣的属地（"(#)*+),），为了敬奉奥林匹亚的英

雄，他就一年一度举行以羊为牺牲品的祭祀仪式。他死后，

葬在奥林匹亚，所有伯罗奔尼撒的小伙子们都自己将自己捆

绑着来到他的墓前，以他们的血祭奠这位死去的英雄［-］。这

就是奥林匹克体育竞技活动的雏型。

在世界各民族的节日仪典中，这并不是惟一的例子，弗

雷泽（.(/0#(）曾令人信服地收集了大量例子以说明许多民族

的节日仪典都起源于对死者的哀悼仪式［-］。北美的一些印

第安部族也有类似的习俗，他们在举行丧葬仪式之后照例都

有要进行一系列的跑步、投射等活动，或者说这些活动就是

仪式的构成部分。鞑靼人在掩埋了死者之后，总要进行热烈

的赛马活动，吉尔吉斯人也有此俗，高加索人除了在人死之

后要举行隆重的仪式，在第二年祭日时还要举行类似的仪式

活动。

奥运会最初只是一个地方性的祭祀仪式活动，但随着希

腊氏族社会在公元前九、八世纪逐步瓦解，有关奥运起源的

神话传说渐渐变了型，流传最为广泛的便是这样的故事：

公元前九、八世纪，希腊氏族社会逐步走向瓦解，城邦制

的奴隶社会逐渐形成，建立了 122 多个城邦，城邦间战争不

断。为了应付战争，各城邦都通过体育、军事训练培养士兵。

战争促进了希腊体育运动的开展。但连续的战事使人民感

到厌恶，普遍渴望能有和平环境。后来斯巴达王和伊利斯王

签订了“神圣休战月”条约。于是，为准备兵源的军事训练和

体育竞技，逐渐变为和平与友谊的运动会，最高奖赏是一个

橄榄树枝编制而成的花环———桂冠。

在这种新的奥运传说中，奥运仪式便源自对抗国王、张

扬神性的社会冲突中，或者说是通过建构神圣时空来对抗城

邦国家间的冲突。实现的仪式转化可表示为：城邦 3 强壮

（战争）3 神 3 桂冠 3 城邦。

众多城邦国家的无序状态，没有最强国家所造成的冲突

———战争，以及对强壮的追逐，都是与日常生活不同的异常

状态，要使生活重新获得结构和秩序，就必须出现仪式的转

化———神具有转化这一切的功能。于是奥运仪式以有竞技

规则和范围的游戏性冲突取代战争，桂冠成为“最强”的象征

符号，而城邦重获秩序。

在奥运全球化的历程中，现代传媒起到非常重要的作

用。首先是对奥运的报道使更多人认同奥运，并参与这个地

方性的仪式及其包含的精神文化。其次，新闻传媒的操作模

式导致奥运的商业化，使之进一步溶入全球市场系统中。因

此，具有展演、娱乐性质的奥运仪式成为新闻传媒吸引受众

注意力的重要资源。

于是出现一个“话语关系链”：奥运仪式出卖自己的场景

（报道权、转播权，门票，奥运标志商品等）———新闻媒体购买

传递场景的权力———媒体把被奥运场景吸引来的受众卖给

广告商（赞助商）———广告商把东西推销给受众———受众参

与奥运仪式。

当时间把奥运仪式中的城邦置换为国家时，现代传媒又

为地方性的奥运仪式带来了“全球”这一极，从而完成了“全

球———民族国家”的二元结构。奥运从此被卷入全球性的国

家、受众、传播、市场系统当中，再无法回到地方语境。这是

奥运被政治化、商业化、去仪式化的重要原因。

盛大的奥运仪式每 ! 年一次，正如戴扬和卡茨所说的

“媒介事件”，是大众传播突破其日常传播状态和过程的“非

日常”媒介事件，即大众传播仪式中的阈限，大众传播日常仪

式中嵌套的另外一个仪式。

于是，我们看到全球媒体派出大量记者开赴奥运会场，

为奥运开辟特别的媒体空间，比如“奥运特刊”、“奥运频道”、

“奥运专辑”等。奥运一方面因其本身所具有的仪式性质直

接为受众提供了一个神圣的时空，完成了“日常新闻事件

———神圣新闻事件”的转化。另一方面，奥运所具有的极高

新闻价值使其成为媒体工作中“常规传播行为———重大事件

传播行为”的转化。

这两个方面的转化，使得奥运成了与日常大众传播行为

不同的非日常状态，形成了大众传播仪式中的阈限期，是日

常仪式中的仪式。这种张力是大众传播仪式日常性的关键；

它为奥运仪式与大众传媒关系注入强力的刺激，促使二者间

关系的良性循环：

首先是促进奥运仪式———新闻媒体———广告商（赞助

商）———受众———奥运仪式“食物链”的良性循环。奥运仪式

给大众传播仪式以节日性的阈限，给日常性收视仪式中的受

众节日性的消费对象、氛围和实践，于是给媒体对奥运进行

非常规的报道动力和需求，广告商因此趋之若鹜地为节日性

的象征消费付账。

其次，奥运仪式所造成的大众传播仪式的新阈限，在全

球范围内召唤“地球村”的村民进入到大众传播的仪式中，为

大众传播仪式设置了地球上“国家竞技”的话题，为大众传媒

带来稀有的内容资源，世界性的融英雄、国家、民族、非战争

的娱乐性对抗的话题，成为各种权力运作的重要象征，大众

传媒因而获得以“代言人”身份建构权威、现实的绝佳时机。

奥运仪式也因此全球化，成为各种权力争夺的象征高地。

! 奥运和大众传播的共谋
显而易见，奥林匹克运动会发展到今天，不仅被全球化，

还出现了“再仪式化”的有趣现象：一方面是“去仪式化”，即

原生性奥林匹克运动的仪式“语义”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被

策略性地篡改、删除，使人们看不到它完整的原生形貌；甚至

一些基本的仪式意义也发生了变化。另一方面，人们在同一

个名称和形式之上，根据不同时期、不同权力价值、不同利益

需求对其进行整合和建构，从而出现了新的、符合不同时代

和利益归属的“新仪式”：祭奠亡者仪式———神圣休战仪式

———体育竞技仪式———民族国家与全球互动仪式———媒体

仪式⋯⋯，“旧瓶装新酒”是谓之。今天，越来越多的政治、商

业因素的加入，使得奥运拥有越来越多的游戏规则，而这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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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则是在综合考虑了国家、经济和奥运本身特质的情况下制

定的，也就是说是各种权力共谋的结果，这些都冲淡了奥运

作为仪式的纯净。今天的奥运越来越具有了“群众壮观场

面”［!］的味道。

汉德尔曼（"#$%&’(#$）认为，群众壮观场面是随分类的

权力（把世界进行人为分类，从而加以认知和控制的权力）而

兴起的现代国家“圆形监狱”场景，一种在官僚体制精心控制

和设计下的，“为了公开显示国家、民族和公民集体主义精神

的历史渊源”［!］而组织的群众活动。比如国庆庆典。这种带

有明显的“民族国家”（$#)*+$ ,)#)&）新文化边界的政治诉求使

得群众活动事实上演变成为在同一个国际“宪章”之下的民

族认同行为；也使得奥运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“权力话语”。

更有意思的是，这一种“权力话语”却以“和平、公正、竞争”的

宣传性语录和装饰性面貌呈现在大众面前。在这带有明确

的主题性和政治性活动的演变过程中，大众传媒充当了一个

“掮客”的角色。

所有这些当中，非常关键的是展示。唐·汉德尔曼认为

群众活动场面的元逻辑是“展现”，群众活动场面井然有序、

细节精确、整齐划一、一览无余，旁观者在凝视和情感的应和

之间徘徊，整个场面蕴含了一种官僚制度的精神气质，“它的

存在乃是群众活动场面赖以展现的权力支柱”［-］。

在现代这个“展示”的世界里，最具有号召力，拥有最全

球化观众的“舞台”便是电视。一直以来人类都更善于使用

视觉影像（*(#.&）来生活、交流、思维和记忆。就像传说中的

巴比伦塔一样，影像是全人类———不分国籍、族群、年龄、性

别、教育程度———都能看懂的表达。而电视正是现代的巴比

伦塔，到这里“观看”或“展示”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

但是，电视并非是个安全、全知全能的镜像，从某种意义

上讲，电视才是上帝，它决定何时给观众看什么，怎么看，看

多久。电视直播看似观众置身现场的眼睛，却是由一帧帧画

面（不同机位）剪辑而成的，这种对受众视觉的安排决定了受

众必须按照电视台的意图来观看活动。而电视台如何安排

“活动场景”由相关的学科（新闻学、传播学）决定，学科正是

分类权力最好的体现。电视直播直接将所有活动，不论是仪

式还是非仪式都按照一定的专业规范进行组织，以清晰，有

序，一览无余的方式“展现”给受众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将这

些活动都转化成具有官僚制度气质的“群众活动场面”。

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奥运会按照日程，一项一项，按照

不同的国家、项目、时空，有序而完整地呈现，奥运会在电视

上“发生并结束”了。同时，留下深刻印象的往往是运动员热

泪盈眶注视因自己而冉冉升起的国旗的场景。奥运仪式中

“英雄 / 国家”的元叙事结构也得到彰显。电视和奥运的共

谋完美地塑造了一个超级现代国家群体组织的“群众壮观场

面”，歌颂了现代国家，民族，以及他们代表的分类权力。

可以说，电视将奥运仪式分类有序地展现，促成了奥运

的“去仪式化”和“再仪式化”；而奥运作为仪式性的“媒介事

件”，从传播内容方面促成了大众传播的仪式性，从传播形式

方面促成了大众传播仪式的再次仪式化（奥运在大众传播这

种日常仪式中再次形成了阈限期，即仪式状态），从而促成受

众的连续收视行为，特别是奥运期间的超常规收视行为。二

者形成了良性的互动和双赢关系。二者共谋造成了第三方

的客观效果：歌颂、强化了民族国家的整体感以及分类权力

的秩序。

奥运会和其他所有的事物一样，都在我们对待它的方式

中生成，从最古老的丧葬仪式到今天现代媒体仪式性的“媒

介事件”，奥运会一直是时代意义生成、传承的象征系统，在

与现代大众传媒的合谋中，不论奥运会还是大众传媒作为象

征生成、传承系统的“功力”都得到成倍的增长，商人、民族国

家、族群、地方、个体都可从中获得这样那样的利益或损失，

因此探索奥运会与大众传媒生成、传承象征的机制，有重要

的理论和实践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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